
清雍正八年八月十九日（1730年 9月 30日），圆

明园及附近地区发生61/2级强震。李善邦[1]首先根据历

史文献收录此条地震；顾功叙[2]、时振梁[3]、环文林[4]

和王越[5]结合故宫地震档案、实地考察与卫星遥感等

资料，进一步完善了烈度分布、发震构造、震中位

置、震中烈度、震级和人口伤亡等内容；汪波[6]、高

继宗[7]、匡田[8]则从雍正帝救灾举措机制与地震场地响

应等方面进行延伸讨论。这些研究多从地震学、历史

学角度切入，集中在史料梳理、参数考订等方面。

GIS遥感可为地质灾害研究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与数

据资源[9]。因此，在研究方法上，历史自然地理与GIS
的结合仍有发展空间；在研究内容上，圆明园地震数

据的空间分布特征、历史地理背景和重灾地区形成机

理需补充论述。

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

据统计，有清一代处于我国历史上“灾害群发

期”（明清宇宙期）末段，今北京市区划内M≥3.0的

地震达到 66 次，波及顺天府、霸州、涿州、昌平

州、蓟州五大州（府）级行政单位[10]。按照清代各皇

帝在位时间划分，圆明园地震所处雍正朝共发生地

震 31 次，相较于顺治 （67 次）、康熙 （171 次）、乾

隆 （112 次）、嘉庆 （43 次）、道光 （64 次）、咸丰

（38次）、同治（20次）、光绪（62次）、宣统（1次）

等朝代而言次数较少[11]；但其年均发生概率较高，为

2.4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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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1730年圆明园61/2地震，清代史籍记载颇详。采用文献考察、档案数据与古地图分析、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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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今地震学角度来看，圆明园地震的发生主要源

自该区域内地质构造格架的基本控制。北京市位于燕

山纬向构造体系与祁吕—贺兰山字型构造体系东翼构

造带以及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交接处，境内还有北西

向、北东向和南北向等构造体系。环文林等[4]已通过

考证得出，圆明园地震极震区位于京西香山至昌平之

回龙观一带，震中位于圆明园附近，受北西向构造体

系控制。本文结合新近所见断裂带研究成果，整理各

方向断裂格架和数字代码信息，对圆明园地震所处北

京地区与极震区的断裂环境进行可视化复原（图 1、
图2）。

断裂带序号及名称
（1）吉北口-长哨营
（2）密云沙厂-墙子路
（3）蓟县-三河-北京
（4）宝坻-桐柏-涿县
（5）紫荆关-大海坨
（6）沿河城-南口
（7）八宝山
（8）密云-北京
（9）南苑-通县
（10）永乐店-夏垫-马坊
（11）小汤山-东北旺
（12）西二道河
（13）青石岭
（14）娘子水
（15）黄崖关
（16）永定河
（17）南口-孙河
（18）德胜口-小汤山
（19）二十里长山

图 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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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北京断裂格架与圆明园震中的分布[12-14]

审图号：京S（2024）03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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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及名称
（F1）小汤山-东北旺
（F2）八宝山
（F3）黄庄-高丽营
（F4）宝坻-桐柏-涿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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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圆明园震中附近地质环境（改绘） [13]

审图号：京S（2024）032号

本文采用的地震基础数据以《明清宫藏地震档

案》 [14]记载为主，震级、有感空间范围等地震学相关

参数制定以《中国地震目录》 [2]为标准，同时通过自

然地貌、文人笔记等各类文献资料进行比较补充；高

程数据采用ArcGIS Pro 3.0软件处理的地理空间数据云

官网ASTER DEM 30 m数据，生成晕渲地貌；地名信

息来自天地图官网。在空间分析方法上，将北京城分

为内部（内城与外城）与外部，对地震空间分布进行

大致描述；运用核密度估计法，分析有感区域的空间

分布特征与规律；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，分析此次地

震有感空间差异以及背后形成的机理。

2 北京城内部震灾空间

北京城内部为皇帝所在政治核心区，是宫藏档案

记录的集中地带。震后当月，城内反应甚为及时。当

日巳时，雍正帝第一时间下令查访北京城内外城核心

区内，因震致垣舍坍塌的八旗兵丁，每旗按各自佐领

人数，“著各赏银三万两”，不可拘泥于满汉人数

之别，尽量做到均匀分给。第二天，“再赏每旗帑银

三万两”，以表恩惠。在调查城外灾情的同时，紫禁

城内务府调查木材损耗，京城附近建筑，如慈因寺、

慈仁寺等寺庙多有倒塌部分，宣武门、安定门等城墙

裂开等事件，也得到及时反馈。可见，北京城内部虽

不在震中圆明园，但政治反应拥有空间优势，由紫禁城

政治核心地位所决定。自此向外，北京内城边缘的居民

街道空间记载，同样体现出对震灾的及时反应。例如，

地震所经先纵波后横波的空间过程，见乾嘉时期宝坻文

人刘寿眉记录：“雍正八年庚戌，先大人居京师之横

街，八月十九日早餐后赴友人约，路径狭巷，觉足下

登舟，摇摆不定，两壁从身后合倒，急踉跄奔出……

坐地，地掀动，街市屋宇东歪西仆，方知地震”[15]。

据《北京历史地图集》（政区城市卷） [16]、2023年

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街巷胡同保

护通知[17]以及大英图书馆藏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北

京内城地图 （图 3） 可知，上述引文中刘寿眉所述

“横街”，意为南北向分布的街道，后又名“太仓横

街”（宣统年间）即今东城区东直门南小街中，北起

东四十四条（船板胡同与王寡妇胡同附近）、南止东

四十一条（十条胡同）街段；位于京城东北角，道路

两厢定居者较多。因此，地震发生后刘寿眉第一时间

发现巷子内两侧墙壁崩裂倒塌，有登船上下晃动感，

后街道内房屋在地震横波影响下东西摇摆，意识到地

震来临。不过，京城内部的震感与损害并不是最突出

的。“近京东南正北各路，地觉微动，较京更轻，惟

图3 1747年精绘北京图之“横街”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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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稍重，不过百里而止。”（《清雍正实录》卷 97，
雍正八年八月）。京城西北的震中地圆明园灾害较

重，基本判断是正确的。

3 北京城外部震灾空间

北京城外部的震灾较为严重，与雍正帝处于圆明

园指挥救灾的动机密切相关。环文林等[4]的研究已证

明，位于圆明园地震极震区的圆明园至玉泉山一带，

是北京城外部震灾最严重的区域。当日巳时震后，雍

正帝本人为了方便处理救灾事宜，降低余震的负面影

响，前往圆明园后湖的船上进行指挥。“八月十九日

巳时地动之时，朕正在船上，并未惊觉，见两岸墙房

坍塌，方知地动。” [18]河水等液态物质不能被横波穿

透，主要受纵波影响，危害较小。雍正帝所迁后湖，

水面宽阔，地震横波影响较陆地更小，为适宜之选。

与上述举措对应，自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以来，京城

西北郊空间内的圆明园所设八旗驻防护军营，因有特

殊防卫任务，得到雍正帝的关注。最典型的是，他在

向京城内八旗兵丁赏银的同时，向圆明园八旗兵丁每

旗额外赏银一千两，“以为修葺屋宇之用”（《清世宗

实录》卷 159，雍正十三年八月）。圆明园之特殊待

遇，由此可见一斑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，雍正三年以

后，内务府的广储司最早开始拨付经费，成为大规模

营建圆明园的开端，参与其中的兵丁自然成为京城外

部的首要关注对象。

需要关注的是，清廷统计人数所集聚的政区单

位在空间分布特征上的规律。地震当天救济城内外八

旗士兵后，清廷继续考察城外。八月中下旬，雍正帝

派时任监察御史查拉等人分五路，调研京城外的中

城、北城、西城、南城与东城的灾情。二十二日，雍

正帝收到城外地方各王大臣奏本：“京东、京南及东

南、东北四路，地觉微动，房屋并未坍塌，人口俱各

平安。惟京之西北沙河、昌平及西山相近村庄房屋倒

坍甚多，人口亦有伤损……带内库银二万两速行前

往……” [19]以及“ （清遵化州东陵） 十九日地觉微

动，较他处更轻，村舍墙垣悉皆无恙，居民竟有未经

知觉者”[20]。城外调查表明，京城西部、永定河北西

段的沙河、昌平以及近西山地区震灾较重，其中沙河

屡被提及“倒坏房屋”，似最为重视。至于遵化州东

陵，因位于河北遵化境内，远离震中，震灾极轻。上

述内容只是对北京城内外震灾空间差异的大体认知，

精度仍然不够。

包括地震在内的地质灾害平面图，应有效展现隐

患点的位置、分布范围、各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 [21]。

为便于观察地震档案所载其他有感区域的空间关系特

征，本文统计了《中国地震目录》所见京师外部有感

地震位置与坐标，将高程数据处理为上壳等值线，与

地形、河流、有感区域核密度等数据进行叠加，结果

见图 4，可以看出，地震有感区域极广，西南至山西

省晋中市和顺县，西北达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至河北

省张家口市万全区一线，东北至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

县，东抵渤海沿岸的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，东南远至

黄河南岸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[2]。有感数据分布政区

及其占比分别为河北省 69%、山东省 15.2%、天津市

8.6%、山西省 4.2%与辽宁省 2.1%，以沙河与近西山

地带为最。可见，雍正帝的调查在某种程度上较客观

地反映了永定河西南灾情重于城内的基本情况。

图 例

0 65 130 km

首都
省级
行政单位
圆明园
震中
河流

核密度值/比率

高度/m
0~500
500~1 000
1 000~1 500
1 500~2 000
2 000~2 500
2 500~3 000

0.010~0.097
0.098~0.190
0.200~0.290
0.300~0.390
0.400~0.490
0.500~0.5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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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690~0.780
0.790~0.870
0.880~0.970

图4 圆明园地震有感数据点位核密度分析图[13]

审图号：京S（2024）032号

4 近西山地带有感集聚机理分析

从历史学角度来看，地震记载主要与雍正时期政

治权力机构集中运作效率有关。圆明园震灾的确受到

空前重视，但清代对地震发生原理并没有科学解释。

相较于发震原因，雍正帝更倾向因天人感应原理，联

系自然异象与社会紊乱等人文因素，安抚地方人心。

地震一个月后，他将余震视为“地气未宁”之故，着

重记录治安危机环境，如特意在上谕强调，“贸易工

匠之流，将日用必需兴作必用之物，勒索高价，乘人

之危，以图厚利，甚至有凶恶之徒，窥伺颓垣而入室

盗取财物者”[22]。

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，有震感的地方政府，其数

据密集区域大多位于河流沉积带两岸及其附近。松软

的沉积层会增强地震波振幅，放大震感，甚至加重灾

害；但这只能作为震感密集的普适性机理。离震中更

远，位于北京城西南、大清河北支白沟河附近松散沉

积带的高碑店市，数据集聚程度最高，该现象说明还

需运用历史地理方法寻求深层机理。

申雨康等：基于历史地理与GIS的圆明园地震空间分布研究 ··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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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自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年）加固永定河下

游南堤岸至嘉庆六年（1801年）特大水灾前，该流域

内泥沙淤决得到短暂控制，较为稳定。其次，反观永

定河南的大清河水系北支，自金元以来就被北部永定

河支系频繁侵占。《北京历史地图集》所绘清代永定

河下游河道变迁图反映，该河于康雍时期多次改道，

携带泥沙，西南最远可扫至高碑店市东缘白沟河附

近[23]。同时在康熙加固永定河下游大堤前，白沟河就

多次接纳北来浊流，虽分担永定河排洪压力，但该地

自北而南，泥沙沉淀日久。永定河加固大堤后，上游

洪水通过金门闸分洪于白沟河后入大清河北支，后者

淤积加重。最后，大清河南部又疲于应对“性最善

徙”的滹沱河，亦于雍正年前多次承受其携带的泥

沙 [24]。在淤积合力与永定河工程更受重视的背景下，

大清河北支泥沙淤积愈发严重，成为被忽视的局部。

又因高碑店本就处于永定河断裂与八宝山断裂交汇

处，以及半湿润区拒马河冲积扇与大清河冲积扇边缘

交界处，饱和砂土和粉土地层极有可能存在地震砂土

液化危险 [25]。因此，位于圆明园地震高烈度区南部、

夹在永定河与滹沱河之间的大清河水系上游白沟河附

近、松软土质极厚的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市，成为地

震波放大作用最明显的地带。其震感自然比近西山地

带，位于滹沱河南支的德州市东光县、永定河下游北

岸的廊坊市宝坻区等河流沉积带更强烈。

5 结 语

研究结果表明，1730年圆明园地震的灾害空间差

异主要体现在城内反应较快，有感区域小，灾情轻；

城外反应较慢，有感区域大，灾情重。其形成机理的

关键因素为永定河水系的泥沙淤积环境。圆明园是历

史文化旅游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基于 GIS 应用，

若进一步结合宫藏档案与文人笔记等史料，可以完善

历史地震数据空间可视化的故事背景，为地震遗产展

示、织补特色文化节点提供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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